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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出卖影子的人》《冷酷的心》《出卖笑的孩子》为代表的德国“出卖型”童话，沿袭欧洲传统文学母

题，讲述了主人公“出卖—救赎”的故事。三部“出卖型”童话尽管在人物形象、叙事手法、主题思想等方面

有所差异，但在同源内核的推动下，都按照“契约结构”的深层模式演绎了由“不平衡”向“平衡”发展的心灵

救赎历程，折射出对应时代的社会心理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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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世纪德国出版的《约翰·浮士德的一生》取
材于民间传说，首次讲述了出卖自我、同魔鬼建立契

约的传奇故事。而后，诸多艺术家为浮士德形象编

剧、立象，创生出西方文学中一条回旋曲折、景色怡

人的浮士德文学流脉。在儿童文学领域，德国童话

从民间童话到浪漫主义艺术童话再到现代创作童话

发展而来，具有深厚的历史根源。作为浮士德文学

支流的“出卖型”童话，恰是这串珠链上不可忽视的

亮点。这类作品沿袭传统文学母题，以童话的方式

讲述主人公“出卖—救赎”的历程。代表作有沙米

索《出卖影子的人》、豪夫《冷酷的心》、克吕斯《出卖

笑的孩子》等。

我们熟知，童话是了解人类心灵基本模式的

最好素材，是“人的精神解救之所，心灵憧憬之

邦”［１］。不同时期的童话投射着相应时代的生活

状态，并以一种“隐”方式外化出主体心理的情感

欲望。也就是说，童话将内心世界的东西写成表

面的，将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事物变得显而易见，如

同《童话故事的原型模式》作者弗朗兹所言，童话

是集体无意识的最简洁最纯真的表达方式。而

“出卖型”童话正是将这种童话的心理效应发挥到

了极致。

同时，童话具备较为典型的结构模式。法国解

构主义批评家格雷马斯曾简化普罗普的３１个功能
项，提出了童话的“二元对立”关系和三种普遍结构

形式，即“契约结构（建立和破坏契约）、执行结构



（考验和斗争）和分离结构（出发和追回）”［２］。前

面所举三部出卖题材的童话正是以“契约结构”作

为深层模式展开，象征了“不平衡”向“平衡”推动的

主体建构与心灵救赎历程。在极尽简约的时空和被

边缘化的身份困境下，主人公历经“出卖”与“救

赎”，最终实现蜕变。尽管三部童话在人物形象、叙

事手法、主题思想等方面有所差异，但在同源内核的

推动下，都映射出了金钱至上的社会心理弊病和岌

岌可危的主体意识缺失问题，也为读者带来反思自

我需求、实现自我救赎的启示。

一、潜抑的主体意识

主体的自我意识，是对于自身主体地位、主体

能力和主体价值的自觉意识。不难发现，三部童

话里的出卖物影子、心和笑分别喻指主体的人格、

灵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层面的认知与理解。一

旦丢失影子、心和笑，便意味着主体自我意识的

缺失。

耐人寻味的是，生存处境的描写间接迎合着

人物的情绪表达，童话故事里简约化的时空背景、

边缘化的身份设置对此作出了阐释。借助童话的

隐喻功能，我们可以发掘主人公们潜抑的主体意

识。“童话只会形象地去描绘所发生的事情经过，

并不会连篇累牍地叙述事情的发生时间、地点以

及事情的承受者。”［３］２６布列塔尼人在讲述“没有假

如，也没有或许，三脚架就是有三只脚”的童话开

头时，曾幽默诙谐地说明，童话便是用“这种”“可

靠性”和“明确性”描绘它的世界。在看似真实可

靠实则模糊虚幻的一段描述中，毫不起眼的主人

公们作为“零余者”，轻视个人的地位及所得物的

价值，主体意识被轻易抹杀，随之坠入“出卖自我”

的陷阱。

（一）时空简约化

赫尔德认为，真正的童话能让读者摆脱时间

和地点。童话的语言叙述简洁明快、一清二楚，而

这种明确可靠、通俗易懂的风格恰巧摆脱了表面

现实的压力和统治，如同麦克斯·吕蒂所言，倾向

于极端和对立，提供一个简约化的时空。

这三部童话都没有确切的年代或具体时间，

只删繁就简地把模糊的故事发生地置于读者的阅

读接受中。《出卖影子的人》全文不涉及任何关于

年份的词语，也未表明这是一个发生在“从前”的

故事，似乎就是一个现世的身边故事。“一天过去

了”“第二天”“这一天”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时间词

汇，仅在更换的空间以及善良可爱的少女米娜转

变为仁慈虔敬的孀妇，我们才明确叙事时间过去

了一年又一年。故事初始，史勒密经过艰苦的航

海旅途，到达拥挤的港口，住进附近的小旅店，转

而“北门前，右手第一座别墅，一座又大又新，有许

多柱子，用红白大理石建筑”的约翰先生家，遇见

了神秘灰衣人。可以发现，港口、旅店都没有名

字，约翰先生家也并没有明晰的地址。因此，在模

糊不清的时空里，史勒密无法意识到危机的来临。

《冷酷的心》也未涉及时间，但却为读者提供了明

确的故事发生地———施瓦本地区的黑山林，“那里

的景色跟别处迥然不同”，“那里的居民也跟别处

显然不同”，“森林的另一边住着同族的另一支

人”，“自古以来森林里的居民对森林之神深信不

疑”。虽然有了叙事背景的支撑，但童话的文词间

处处弥漫神秘莫测的气息，构成一个与世隔绝、神

灵共存却又金钱至上的闭塞空间。作为“出卖”主

题的延伸与发散，现代童话《出卖笑的孩子》将前

两部传统童话的表现方法与现代小说结合，在形

式上创新，由书中人物在莱比锡的一个校对室讲

述故事，故事与故事之间用作者的直接叙述连接，

分七天时间讲完，类似于《一千零一夜》和《十日

谈》的模式。然而，转述大大减弱了可靠性，我们

只知主人公蒂姆住在“街道宽阔的大城市某些僻

静处”的狭窄胡同里，“住在这里的人都没钱”，

“在繁华的大都市里，谁钱少，谁就变得忧郁”，这

里的“某个”胡同以“金钱”衡量人的地位和品德，

反映的恰是战后德国社会拜金主义的恶习和不良

风气。由此可见，“出卖型”童话的社会属性已逐

渐得到增强。

三部童话都以“对时间置之不理的方式征服

时间”［３］２２、对空间一笔带过的方式扫描故事环境，

主体意识在亦真亦幻的时代背景里显得岌岌

可危。

（二）身份边缘化

事实上，使童话简单明了的方式之一，便是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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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孤立。除了时空等客观条件，主观因素上，“出卖

型”童话里的主人公缺乏身份认同感、被孤立边缘

化。双重因素共同点燃“出卖”的导火索。

佩里·诺德曼曾表示，为了充实主体角色，善良

的主人公必须看上去软弱无力，坏人有很高的社会

地位、非凡的法术或者无尽的财富，而“男女主人公

则常常是孩子、穷人，或者像杰克那样用一头牛换几

颗豆子的愚人”［４］５１８。这三部出卖型童话的主人公

分别就是穷困潦倒的异乡人、妄自菲薄的少年烧炭

工以及失去双亲的可怜男孩。

在《出卖影子的人》里，史勒密以第一人称口

吻叙述故事，他带着介绍信企盼富豪约翰先生能

帮帮他，“跟在他们后边，不打扰谁，因为没有谁注

意到我”，“好像要避免和我多说话似的”，他被宴

会上的众人孤立，偷偷离开人群，“我在其中扮演

的角色是无足轻重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做没有什

么困难”，为此，史勒密独自离开随之引来了灰衣

人的乘虚而入。《冷酷的心》使用第三人称外视角

的方式叙述，彼得常年坐在炭窑前被烟熏得又黑

又脏，为职业闷闷不乐，甚至“常常会不知不觉流

起泪来，心里感到无限怅惘”，并自我定位为“浑身

乌黑、孤苦伶仃的烧炭工”，童话往往不涉及煤炭

或者庄稼，而是金子、银子和玻璃，为此，彼得被推

向了财富的风口浪尖。不同的是，《出卖笑的孩

子》的讲述者以自己的名字“蒂姆”为主人公取名，

叙述其成长故事，三岁丧母，在继母和哥哥的压迫

下，“不愉快的事每天都要发生，而且得长年累月

地忍受下去”，爸爸意外身亡后家里债台高筑，赛

马场的格子先生便狡诈地利用交易骗取了这个孤

零零的男孩的笑。在“出卖型”童话里，被孤立和

边缘化的主人公们急于换取金钱财富，对自身拥

有的“资产”视而不见。

二、“出卖”阶段：建立契约

德国心理学家维特根斯坦表示，没有经历过

童话的孩子，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强暴时会毫无防

备；心理分析学派奠基者弗洛伊德也曾提出，社会

演化的文明历程规训了野蛮行径，却又不断借由

制造个人内疚感，以否认个人自由为文明祭礼的

牺牲。而事实上，“西方人之心灵生活的伏流呈现

在眼前的，并非是个有趣的画面”［５］３２１。童话里充

满对立、分裂甚至说“残酷”，在建立契约的“出

卖”阶段主体陷入困境，自我的矛盾、与他者的矛

盾愈演愈烈。

如果说“出卖”阶段是“残酷”的，那么我们不妨

将其理解为一种深刻的心灵活动。作为透视真实世

界与幻想世界的镜像，童话善于将生活与故事交叠，

以象征形式释放内心冲突，显影出“社会人”的心理

拉扯。

（一）与自我的矛盾

我们已知，童话主人公常置身于孤立状态。而

人的内心深处总存在一个藏匿恐惧、仇恨与绝望的

阴暗面，三部作品的主人公身上始终盘桓着希望与

绝望的力量对峙。

同灰衣人交易时，福神的钱袋早已牢牢抓住史

勒密，他“发了一阵晕，眼前仿佛闪烁着许多特大的

金币”，“赶快地”与灰衣人握手成交；受好心的玻璃

小老人接济后，彼得好赌成性、挥霍完钱财和产业，

米歇尔要求收取他的心使其成为百万富翁，他欢呼

道：“好吧，那么我胸中就用不着一颗剧烈跳动的心

了，我们马上就可以成交”、“好吧，米歇尔，你给我

石头和钱，把这颗不安定的心从我身体里拿走吧”；

与前两者贪婪欲望不同，蒂姆在交易时，“想起贝贝

尔太太，想起欠的债，想起他能用钱买的全部东

西”，他才答应，“如果这是一桩真正的生意，我就同

意”，当他第二遍读“蒂姆·塔勒先生”时，“他仿佛

觉得自己是个大人啦”。

罗素的快乐哲学曾试图为我们指明人类不快

乐的根源，由个人心理因素造成的不快乐在相当

程度上源于错误的世界观、伦理观念和生活习惯。

在令人欣喜的“出卖”交易过后，主人公们拥有了

财富，却失去了主体的本质属性，等同于失去自

由、同情心和快乐，即“人性”发生了“异化”。虽

住进豪华别墅、享受伯爵待遇，失去影子的史勒密

被发现秘密的众人嘲讽鄙夷、被狡猾的仆人背叛

陷害、被心爱的姑娘残忍拒绝，苦恼、悲哀、后悔，

“我的心彷徨于诱惑和自己坚决的意志之间”，“我

的财富引起各方面的尊敬，但在内心里却怀着死

亡”。彼得的命运更为坎坷，失去温暖的心后冷漠

绝情，“他的两眼和两耳对于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麻

木不仁”，唯一乐趣只剩吃喝、睡觉和赌博，抛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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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失手杀害妻子，他请求米歇尔：“我觉得自己

像半死不活一样。您能不能使这块石头心变得多

少活动一点？要不就把我原来的心还给我”。而

小蒂姆在赛马场屡赌屡赢、为继母和哥哥赚取富

裕生活后，郁郁寡欢，他已经腻烦为了不需要的东

西出卖笑的行为，决定一路追踪赎回他的笑；好心

的里克特老太太带他去看喜剧表演，台词“把人和

动物区分开的是笑”深深刺痛他，他比任何时候都

更坚定地要求赎回他的笑；在一场荒谬的打赌过

后，蒂姆成为首富继承人，同勒菲特朝夕相处，为

销售人造黄油暂时收回笑，“咯咯的笑声从腹部直

往上冒，刺激着喉咙，使他爆发出一阵异常厉害的

笑声”，“世界好像重又恢复了平衡”，然而，仅仅只

有半个小时。

（二）与他者的矛盾

有了出卖人的自我心理矛盾，必定会引发以

“契约”关系绑定的出卖者与收买者之间的冲突。

童话人物基本上不全是通过自己的决定，而是“在

接受建议、得到魔法、完成任务、遭到厄运这些外界

的推动下受到控制的”［３］３６。这就意味着在出卖者

与收买者的矛盾演化中，涉及的出卖物、援助者等也

会在情节发展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各种人物关

系见下表１。

表１　三部童话的“出卖”关系

出卖者 收买者 出卖物 援助者

《出卖影子的人》 彼得·史勒密 灰衣人（魔鬼） 影子 仆人边台尔

《残酷的心》 彼得·孟克 巨人荷兰·米歇尔（魔鬼） 心 玻璃小老人

《出卖笑的孩子》 蒂姆·塔勒 格子先生巴伦·勒菲特 笑 克雷施米尔、约尼、里克先生

　　从表１中，我们可以发现，两部浪漫主义艺术童
话的收买者都是魔鬼。灰衣人如同他的名字一般神

秘莫测，以最恭敬的态度骗取影子后，又企图以收买

灵魂为条件让受骗者赎回影子，再以奴仆的身份紧

随史勒密，不停用话要挟他，最后嘲讽地保证影子

“永远不会再属于您”，史勒密“从心灵的深处憎恨

他”；巨人米歇尔同彼得总共有四次会面，他使用威

逼利诱战术，“一颗心为什么一定要温暖”，“没有了

心，从此没有恐怖和忧虑，也没有愚蠢的同情心等等

烦恼再来使你的心跳动”，“你很快就可以变成一个

百万富翁”，让年轻的小伙子从犹疑不觉到欣喜答

应，当彼得孤独无聊地游玩过后，希望要回他的心，

米歇尔面目狰狞地大笑：“你活在世上，就再也得不

到它了！”到了《出卖笑的孩子》，收买者是个活生生

的人，长着“一张像条缝似的扁嘴巴”和“一副史上

最严肃的脸孔”，垄断资本家巴伦·勒菲特利用孩

子的天真无知骗取了笑，监视蒂姆、让蒂姆顺利地逢

赌必赢、切断蒂姆与外界的联系，他神通广大却诡计

多端、心狠手辣，就如同魔鬼一样掌控了整个局面。

作品对勒菲特的有力鞭挞，其实也暗示了作者对资

本主义的强烈批判。

物质上的每一次满足，总是为另一场更为惊人

的浩劫埋好伏笔。没有刻画得如此活灵活现的反面

人物与主人公的矛盾交锋，童话“出卖—救赎”主题

的演绎便无法如此扣人心弦。

三、“救赎”历程：破坏契约

《女巫一定得死》列出了童年的七宗罪：虚荣、

贪吃、嫉妒、欺骗、色欲、贪婪、懒惰，以及罪恶之外的

身心冲突（如孤独、离家、疾病）。在“出卖型”童话

的建立契约阶段，七宗罪展现得淋漓尽致。

然而，童话故事绝非止步于对生活断层的丑

陋展陈，其魅力在于描述了主人公如何以勇气智

慧同波折遭遇偕行，在试炼过后实现自我的价值。

杰克·齐普斯在《冲破魔法符咒：探索民间故事和

童话故事的激进理论》明确提出，贝特尔海姆童话

理论的“道德魔杖”强调的是童话对儿童的精神治

疗价值。同样，在童话的现代景观中，“不只是阿

拉丁神灯、魔毯和芝麻开门，也不止是善与恶的终

极较量，而是出现了许许多多充满想象力和创作

精神的童话人，他们与人性的欲望积极对抗”［６］。

对此，心理学教授林耀盛也认为，重要的不是去否

认童年七宗罪，而是要去超越它，童话世界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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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锤炼而更贴近当代社会多元异质的如实

情境。

因此，在着力于建构主人公“离家—归家”成长

模式及内心突破重围的过程中，童话实际上也为读

者提供了一个挑战钱权、人性复归的生活利器。三

部“出卖型”童话的末尾，前一部主人公在顺应自然

过程中实现精神的放逐，后两部在成长—归家模式

中实现精神的复归，都是较为圆满的结局。因此，撕

毁契约的“救赎”历程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指出主人

公寻回了本质属性，更是隐喻性地向读者指明社会

危机和精神困境救赎的出口。

（一）融入自然：精神的放逐

《出卖影子的人》对契约的“破坏”方式较为特

殊。在史勒密决心同灰衣人决裂后，他一面“把这

个铿锵作响的钱袋抛进深渊”，一面说道：“我用上

帝的名义请求您从这里离开，从今以后也永远不许

您再来我的眼前”。钱袋是联系史勒密和灰衣人的

强有力纽带，当史勒密挥霍钱袋里的金子时，不论距

离有多远，魔鬼都能洞悉史勒密的行踪。因此，钱袋

的毁灭意味着契约的终止，也成了史勒密自我救赎

的起点。

从作品结构来看，《出卖影子的人》分为前后两

部分：第一部分，第一节至第九节，叙写史勒密与灰

衣人的交易以及失去影子后的种种遭遇；第二部分，

第九节末至全文终，史勒密利用偶然得到的“千里

靴”云游四海、收集标本，投身于自然科学研究。第

二部分略显突兀，情节缺乏生动性，但可以理解为沙

米索作为提倡“热爱自然和崇尚自然”的浪漫主义

者顺应自然、贴合社会思潮的表现。因此，第二部分

既是叙事情节上对史勒密撕毁契约的一种补充和发

展，也是中心思想上“灵魂救赎”主题的一次放逐和

升华。

在现代社会，“儿童以‘清新’与纯真之眼看待

事物的能力，已为世俗社会所销蚀；因此，只好借着

对自然沉思默想重新获取。”［７］４０这部童话末尾便是

为读者提供了对自然沉思默想的机会。史勒密通过

先前的罪愆和人间隔离，他踏进令人爱慕的大自然，

“大地在我的面前变成了明媚的花园，研究大自然

成了我的人生的方向与力量”。这种融入与感悟自

然的生活态度是回归自然的至高境界，蕴涵着返璞

归真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追求，能够为茫然失措的现

代人提供一剂精神良药。所以，这种结局更是为

“救赎读者”创造了可能。

（二）出走与归家：精神的复归

在界定儿童文学作品时，多数人着重于强调作

品设置的幸福结局和带来的成长意义。《出卖影子

的人》融入自然是一种讨巧的结局处理方式，但这

种与社会脱节、过于极端的生活方式与现世生活格

格不入，或者说，还有逃避现世、规避风险的嫌疑。

批评家萨拉·斯曼德门曾表示：“希望是衡量一本

童书的至关重要的维度，因为希望说明童书的读者

还处于生命的开端，许多重要领域尚未定性；说明这

类读者还不断地成长、改变之中，在一个旨在呈现我

们所知世界的虚构世界中，必须为这种成长和改变

留下空间。”［４］３３７因此，作家们往往力图为读者营造

一个“回归”的“避风港”来传递希望。在后两部“出

卖型”童话尤其是《出卖笑的孩子》里，这种希望具

体表现为主人公与魔鬼的斗智斗勇，最后重获失去

之物。

《冷酷的心》属于中篇童话，收尾较为仓促，但

构思极其巧妙。彼得失手打死妻子，午夜梦回总能

听到她的规劝与呼唤，最后幡然醒悟，迷途知返。他

听从了玻璃小老人的建议，再次找到巨人米歇尔，用

“激将法”重获跳动的心，手执护身十字架回到了安

全地界。玻璃小老人教育他：“金钱和懒惰使你堕

落，让你的心变成了石头，既不知道快乐和痛苦，也

不知道后悔和同情，但忏悔可以赎罪。”而后，彼得

回到炭窑，成为一个勤奋诚实的烧炭工。不难发现，

豪夫对“出卖型”童话的处理包含了不可忽略的宗

教情结。在环形发展模式下，一切似乎是恢复了原

貌，而彼得的精神实质，或者说信仰情怀却是得到了

新的发展。

以上两部童话中，主人公与魔鬼交易后如愿以

偿地得到了金钱，直至最后才真心悔悟、竭力反抗，

赎回失去之物，而在《出卖笑的孩子》里，蒂姆同勒

菲特的斗争却是贯穿始终。到了叙述时间的“第七

天”，这场明争暗斗抵达至高潮。小蒂姆在绞尽脑

汁解读出克雷施米尔隐晦的密文后，“感到自己的

身体像小鸟一般轻盈”，“这时他的双唇不像往常那

样抿得死死的”，“他仿佛觉得他的嘴巴在微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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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而后，蒂姆乔装打扮引开保镖、与约尼飞车驰

行躲开追踪者，与朋友们会合，并照他们说的来打

赌。在没有透露“魔鬼协议”的前提下，蒂姆能让所

有的赌约成真，他同猜出事情缘由的克雷施米尔打

赌，便意味着顺利赢回了他的笑。蒂姆从年少无知

的孩童成长为战胜魔鬼的大男孩，重新获得了支配

他的笑的力量。“哪里有人的笑声，哪里的魔鬼就

凶不起来”，《出卖笑的孩子》被赋予深刻的成长内

涵和独特的哲学气质，使它成为了“儿童文学中一

部《浮士德》式的童话作品”［８］。

四、结语

作为一种幻想性文学，童话拉开了作品与生活

的距离，以远观近、以轻示重，时空背景虽简约模糊，

但却为读者预留了丰富的想象空间，扩大了主旨的

观照面。“童书中所描述的幻想式现实或乌托邦现

实，或许旨在呈现一个更真实的现实。”［４］３３９以上三

部经典“出卖型”童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璀璨夺目

的金元世界，一幕物质利益至上的社会情景图，一

部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寓言。以至到了恩德的

《毛毛》，灰衣人悄无声息抽离了全人类的时间，个

体的“出卖”心理扩张成为一种高度凝练的集体心

理。“一个时代之精神生活的分裂，和一个人之精

神生活的激烈变化，其形式是一样的”［５］３０２，这种具

有代表性的“出卖”方式形成了人性与金钱缠绕围

困的镜城，从一个侧面反映的是现代人普遍存在的

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

如果说我们从“出卖型”童话的契约模式中读

出时代发展进程中创作者们对人性异化的关注和对

精神救赎的呼吁，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凭借这种方

式审视当下的童年危机问题。“儿童文学的任务在

于为世界提供一个抚慰人心的愿景，以及娱乐大众；

但在儿童与成人的社会领域愈形分别之下，要达成

这个目的愈形艰难。”［７］１６５在如今的电子多媒体时

代，属于成人的异化困境同样波及孩子，他们面临一

个被异化了的童年。因此，我们不妨挑战童话的

“出卖”力度，于文本的抽象意义里设置现实的隐

喻，使儿童读者在潜移默化间收获“自我救赎”的存

在意义。那么，任何年龄阶层读者参与此类“出卖

型”童话的旅途，都是与自我迈向“大和解”的历程，

也是通往心灵救赎之路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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